棋遇
棋桌前的棋士手心被冒出的汗水淹沒。對手在另一頭，面無表情地注視著他。他心裡著實明白，自己總需出手，因為一旁的時鐘並不因為他的焦慮而停下行走的步伐。時間逼近，他的後方還排滿了相當長的人龍，等著挑戰那位仍在求敗的敵手。眼看僅剩數秒的思考時間，棋士出手了。但未縝密思考的結果，即是錯誤的一步棋......。

升上國中僅有一年多，仍對於校園內許多處室感到陌生。但世界卻已在未知未覺間，悄悄地改變。正當自己仍被私立學校定期的小考搞得焦頭爛額時，新教育制度的消息從新聞、從父母師長的口中攀爬進我的思緒裡。定期考結束後，校方也因應這件事開了家長會，勞師動眾了幾回。老師們總是對我們這些甚麼都不知道的學生說，只要專心讀書就足夠了，其他制度方面的事交給校方處理。一切的改變總是相當唐突，服務學習、就近入學，這些新穎的名詞爾後經常出現在各個地方。有些人覺得制度過於倉促上路，討論的聲浪隨著眾人的驚愕此起彼落。

棋士的棋路讓後方的挑戰者們震驚。後方傳來不間斷的討論。有人說他過於躁進，缺乏深入的思考及規劃；有些則讚許他的思維，因為局勢看似是穩定了下來。但棋士無暇顧慮後方，他心知肚明，自己的棋路裡隱藏著嚴重的缺陷。他僅能步步為營，深怕精明的對手看出自己的破綻......。

在悶熱的廳室裡與將近一萬尊小媽祖在一塊，總讓人產生一種無形的壓迫。為了賺取志工時數，與同學相約至廟宇幫忙清潔香客花錢供奉的小媽祖。七月的蟬是居住於樹枝上的監工，透過窗櫺看著我們我們勤奮而笨拙的動作，高聲嘲諷了起來。我並不認為他們是交響的天籟，亦無法參透他們的禪意。或許他所嘲笑的不是我們不熟稔的擦拭，而是其他同學在圖書館裡有著冷氣機相伴的自習室裡為定期考試備戰，而我們卻將時間與汗水奉獻給了神明和不虔誠的香客們。或許看似笨拙，但相較於領取學校巧立名目給予的「服務證明」，這麼做更是踏實。

破綻仍被眼尖的敵手揭穿，整個棋局一夕之間逆轉。縱使後方的隊伍傳出不耐煩和催促，棋士仍盼望能抓緊一絲獲勝的契機，阻擋對手宛若雨點般不斷的攻勢。一旁被吃掉的棋子們傳來了哀鳴，但棋士置若罔聞，專注於眼前的對弈中......。

根據當局的公告，會考的難度相對於基測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校車是軍用的卡車，載著我們這群士兵奔赴戰場。車上沒有絲毫輕鬆的氛圍，對於自己將面對的挑戰感到緊繃。老師特別在前一天叮囑：不允許提早交卷，若提早交卷被外頭守候的老師發現便是警告一支。當時在報章雜誌上引起軒然大波的「難易適中」，在當下寫著題目時，只覺是雷聲大雨點小。作答完畢後，一遍遍掃視著考場裡其他振筆疾書的同學們，是一種諷刺的感觸。沒有人真的了解自己的所作所為，僅是被訓練成為選項而運作的機械。在經過了題海漫長的疲勞轟炸後，最後一科是考試中不可或缺的作文。反反覆覆地閱讀著題目跟作答提示，心裡告訴自己多閱讀幾遍以免會錯出題老師的意思，但汗水卻源源不斷地從指尖洩漏了出來。題目卷上寫著斗大的一行粗體黑字：「面對未來，我所需要具備的能力是甚麼？」甚麼是我們的未來？看似文明，實則如叢林般野蠻的社會？需要具備怎麼樣的能力？我們在應當是學習能力的地方，除了學科、「選出正確或最佳的答案」之外到底還學到了什麼？

棋士徹底地潰敗了。他沮喪地將棋子們一一拾起，扔到一旁的棋盤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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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信誓旦旦的挑戰者興奮地走上前，將自己準備的棋子一一擺上正確的位置。臨走前，棋士開口了：「你究竟是誰？」對手露出了淺淺的笑容。「你贏了便知道了，可惜你沒機會了。」棋士在眾人的嘲弄中離開了房間。一旁的棋盤上，堆滿了棄置的棋子。

老師在講台上講解著投影片的同時，在黑板上寫下要我們抄寫在課堂講義上的答案。每個同學皆在振筆疾書，無論是對於這節生物課的內容，抑或是下節課要交的物理作業。看著眼前呈現的字眼：掠食、競爭、共生。遙想自己的過去：每一回小考結束後，總要詢問同學間的分數，彼此計算贏或輸對方幾分；老師在段考完畢後總要在黑板上洋洋灑灑地寫上各班的平均進行比較，美其名為逼迫學生進步；學校緊迫地盯著學生的一舉一動，只為贏過其他學校的升學成績，以作為招生的廣告。在這種猜疑、競爭的環境下，怎麼會期待學生能培養出「可以帶得走的能力」？倏忽，老師的聲音將我拉回了現實：「下一次段考的題目不容易，同學回去要好好讀熟，才能將考試考好。」我們究竟何時才能體會到，物種間「共生」可貴的價值？

挑戰者訂了新的規則，對手靜靜地點頭表示同意。新的棋局開始了，但這已經與我無緣了。我看著其他被棄置的棋子迷茫的眼神，再看向眼前的棋盤：前方方格狀的道路已經快到了盡頭。我爬到棋盤邊緣，瞧瞧下方。一種未知的光景呈現在眼前：相較於平整光滑的棋盤，更加崎嶇，充斥著更多挑戰。但我知道，我無法拒絕。旁邊的對弈可能快要結束了，在挑戰者落敗、把棋子放置到這之前，我們必須離開。即使是戒慎恐懼，但我仍向眼前所剩無幾的方格邁開了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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